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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参加了诺丁汉的一次活动，历史学家尼尔·福克纳介绍了他最近出

版的《一部人民的俄国革命史》一书。福克纳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

从他的书的后半部分对俄国革命出了什么问题的经典托洛茨基主义解释也就

不足为奇了。其主要观点是：俄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除非它得到英

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援助，否则它不能孤立地开始发展

社会主义。若没有这种援助，列昂·托洛茨基断言，苏联会不可避免的堕落和

解体。 
在这次活动的总结上，尼尔·福克纳热切地宣告：要么社会主义在全世界

范围内出现，要么根本不出现。他借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断言，无产

阶级在一个特定国家的胜利可以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从而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一言论获得了在场的托洛茨基主义人士的热烈的掌声。 
我必须得说我有点被托洛茨基派的态度震惊了。这让我比到目前为止更清

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派，或者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的相信这种世界末日

般的场景，即突然之间，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瞬间发生。这有时被

称为“社会主义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 of socialism’）。在我

看来，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与宗教有关，而不是与政治有关。 
尽管这么多的人说了这么多的废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给我的印

象只是一个国家的革命爆发将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普遍的希望。这不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像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一样。如

果我们将托洛茨基的理论应用于分析俄国革命的余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是

荒谬的。在其他国家——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受到俄国革命激起

的巨大浪花的影响，出现了革命起义的涟漪，但这些都没有导致推翻资本主义。

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都希望在其他国家取得革命性的突破，

并尽其所能鼓励和支持这些起义。但这一切都没有结果。当然，许多托洛茨基

派声称，不断革命在这个时候没有起飞（take off），是邪恶的斯大林主义者

阴谋阻止它这样做的结果。 
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与基督教末世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也就是最后或最终事物的教义。托洛茨基派有这种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

而可怕的变化发生之前的最后几天。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的，孩子气的信念，认

为大动乱之后将是一个和平，和谐和繁荣的国度。与此同时，邪恶势力迫在眉

睫。尼尔·福克纳警告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威胁。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极

端右翼势力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但反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英国的没完没了

的游行不会阻止他们。 
那么社会主义的命运呢？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激发了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的革命叛乱。当然，托洛茨基派

通常会忽略这种革命性的突破，因为这些革命中的大多数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而不

是工人阶级，例如今天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革命。确实，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最终未能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世界上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已

经过去了。 



那么这就结束了吗？一点也不。改变、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大。除非我们对其进行阻止，否则资本主义将通过环境破坏来毁灭地球。那些

幸存下来的人可能会被抛回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秩序，比如封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

是客观的必然，但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人民自觉的革命斗争中才会发生，这

需要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和领导。 
比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更现实的情景是，在特定的国家有一些革命性

的突破，但这些不会立即引发一场燃烧世界的燎原大火。尽管全球化正在发展，但世

界上不同的国家仍然有其独特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客观上的革命条件会在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的时间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更多的是不断的阶段革命的可能性，而不是

托洛茨基派所幻想的大爆炸（big bang）。（当然，帝国主义者可能会为我们奠定这

一点。） 
在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除非有革命倾向的人放弃他们目前陷于其

中的已经死亡的左翼仪式 1——陈旧的无效的政治活动方法——的依附，否则资产阶

级的统治将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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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即对议会斗争顶礼膜拜。 
 


